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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物 ？

访谈

从杰出华裔女科学家到企业家
林颖珠访谈录

王作跃 张志会 访谈整理

访谈整理者按 林颖味 ， 女 ，
１９３２ 年生 ， 祖籍山 东 ， 曾就读于 台 湾 师 范大学附 中 ，

１９５５ 年毕业于 台 湾 大 学机械工程 系 ，
１ ９５７ 年赴美 留 学 ，

１ ９５９ 年在俄亥俄州立大

学获得航空工程学硕士 学位 ，
１９６ ３ 年在加 州 理工 学 院获得航空博士 学位 。 毕业

后在 田 纳西 大学太空研究所工作 ， 研 究磁流体发 电
， 后任该所 能源转换 发展计划

负 责人 ，
１９８ ８ 年她从田大提前退休 ， 成功创立 ＥＲＣ科技咨询 公司 。 １ ９８５ 年林额

冰荣获美 国女工程师协会颁发的最 高 奖
“

成就奖
”

。
２０ １ ３ 年荣获加州理工学 院杰

出校友奖 。

１ ９４７ 年 ，
正在青 岛读初二的林额珠 ， 跟随 家人辗转坐船到 台 湾 。 抗战 中 目

睹祖国苦难后
，
她当 时立志做一位女工程师 。 进入台 湾 大学后 ，

她选择攻读机械

工程 系 动 力组 ， 学做发动机 。 为 了 追求一项女性航空 奖 学金 ，
她 因 缘巧合到俄 亥

俄 州立大 学攻读航空硕士 。 受到钱学森之名 的感 召 ，

她 与 丈夫吴建民一起到加 州

理工读博士 。 作为 系里唯一的女博士生 ，
她读 书期间 意外产下二子 ， 却 以优异的

成绩与 同班 同 学 四年准时毕业 。 为 了获得医疗保险进行心脏病手 术 ，
她在洛杉矶

一家小公司开始接触从未涉及的磁流体力 学 。 毕业后 ，
她 与 丈夫一起到 田纳 西大

学太空研 究所工作 ， 很快成 为 流体 力 学和磁流体发 电的专 家 ， 并在科研管理方 面

显露 出 自 己 的 才 华 。
１ ９７９ 年开始 ，

她与 中科院 电工所 、 东 南 大学等机构在 能源

研究方 面合作 ， 特别是在磁流体发 电领域开展广 泛交流 。 接近花 甲之年 ，
她白 手

起家创 办 自 己 的航空航天高科技 ＥＲＣ 公 司 。 她认为儒 家仁义文化传统和加 州理

工的诚信体制 对她做人做事产 生 了深远的影 响 。 该访谈稿为 ２０１ １ 年 ２ 月 １７ 日 （王

访谈整理者简介 ：王作跃 ， 美国加州州立理工大学普莫娜分校历史系教授＞张志会 ，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

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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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跃 与林颖洙 ） 和 ２０ １ ３ 年 ９ 月 １ ７ 日 （
王作跃 、 张志会与林额洙 ） 两 次访谈综合

而 成 。 两次访谈林颖味教授的 丈夫 吴建 民教授 （ 中 学 、 台 大
、
加州 理工 同 学 ，

田

纳 西 大 学 同 事 ， 航空航天科学 家 ） 均在场并参 与 。

受访者 ：林颖球 吴建 民

访谈整理者 ： 王作跃 张志会

时间 ： ２０ １ １ 年 ２ 月 １ ４ 日 、
２ ０ １ ３ 年 ９ 月 １ ７ 日

地点 ：加 州 理工 学 院

一 立志做女工程师

王作跃 （下称
“

王
”

） ： 请讲讲您 的家世 。 您是在北京 出 生的 ？

林颖珠 （下称
“

林
”

） ：对 。 父亲叫林起豫 ， 因为他在河南出生 。 祖父清朝时

在河南某地做县长 ， 在父亲七岁时就去世了 。 母亲 叫龚 国俊 。 我 １ ９３２ 年阴历六

月二十三 日在北京出生 ， 后来这个 日 子被当作户 口上的阳历生 日 。 抗战开始后 ，

父亲到 山东那边工作 ， 我在北京上了一学期的小学后 ， 到 山东青岛继续上学 ，

一

直念到初二 。
１ ９４ ７ 年初我开始在台湾念初二下学期 。

王 ： 您 在 台 湾 哪所 学校读 中 学 ？

林 ： 我在的时候叫和平中学 。那个时候已经打完仗 了 ， 日本人差不多都撤走了 ，

但是还有
一部分 日本学生 留在那里 。 这所学校专 门接收刚从大陆来的学生 ， 很多

老师也都是大陆来的 ， 因为我们听不懂 、
也不会讲台湾话 。 初三的时候学校改

名 国立师范大学附 中 。

王
： 为什 么 １９４７ 年去 台 湾呢 ？

林 ： 当时北方打得很厉害 ， 青 岛有 很多难 民 。

那个时候是拉锯战 ，

－会被国 民党 占了 ，

－会被共

ＢＲＲｎＨＨ
｜

产党 占了 。 我们不在家时 ， 我姑姑就得替我们去被

４清算 。 母亲 １ ９４６ 年先去台湾 ， 我们 １ ９４７ 年去的 ，

后来在台北住了 １ 〇 年 。 那个时候没有想到会在台湾

住臟久 ， 械黯马上翻去了 。
１ ９５７ 年我綱

了美国 。

上学的时候对政治 、 对国共战争知道一些 ， 但

不題賴 。 自般反宣鋪 ， 赃＃絲也不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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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究竟是谁反宣传 ，我想双方面都在反宣传 。
１ ９４７ 年 台湾发生

“

二二八
”

的时候 ，

我们当时正要从青岛坐船到台湾去 ，

一天晚上收到 电报 ， 说不能去台湾 ， 台湾正

发生
“

二二八
”

暴动 。 所以我们的船就停到天津 。 我伯父住在天津 ， 我们在天津

住了两个月 ， 等暴动过了 以后才去台湾 。

二 台大机械系动力组的女生

王 ：后 来上 了 台 大选择 了 机械系 ？

林 ： 台大那个时候工程就有四个系 ， 机械系 、 电机系 、 土木系和化工系 ， 我

选了机械系 。 我们父母是很开明的 ， 我们只要不做坏事他们都不管 。 当时我想的

是 ， 不管什么工程要现代化 ，

一

定要有能源 ， 所以就选了进机械系动力组 ， 做发

动机之类的 。 当时台湾男性大学毕业后要去服兵役 ， 所 以我们毕业后 ， 他去服兵

役 ， 我就在台大当助教 。

吴建民 （ 下称
“

吴
”

） ： 补充
一下

， 我从小就想要当 医生 。 跟她做了 同学 ， 后

来又做了男女朋友以后 ， 她说要念工程 ， 后来我想我也应该念工程 。 当时也不晓

得哪个工程 比较好玩 ， 觉得让飞机会飞的那种工程 比较有趣 ， 所以我就到航空工

程了 。 所以我在台大机械系是航空工程组 。 在台大 ４ 年级的时候 ， 我对飞机设计 、

＿
图２ ．２０ １ ３年 ９月 １ ６曰王作跃 ． 张志会和林颖珠 ． 吴建民在加 州理工学院航空系楼前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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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航空有很浓厚的兴趣了 。 没想到她后来也转成航空工程了 。

王 ：作为一个女孩子 ， 您 为什 么想着 学 工程呢 ？

林 ：青岛曾被 日本占领 ， 我们
一直在 日 占区生活 。 本来我一直喜欢数理 ， 不

过当时觉得中国很多 困难和问题都是贫穷造成的 ，
也已经知道外国欺侮中 国 。 小

学六年级念近代史时 ， 我们遇到
一

个很好的历史老师。 她先生在内地参加抗战 ，

她关起门来告诉我们不平等条约的事情 ， 全班同学就和老师一起哭 。 那时很多学

生说要救国 ， 给我印象很深 。

我从小就觉得中 国这么弱 ， 人家都用洋枪洋炮来打我们 ， 我们还用 弓箭之类

来打仗 。 那个时候幼稚地以为 中国弱的原因就是没有重工业 ， 所以
一

心想做工程

师 。 当时也不知道女的不可以做工程师 ， 我也没有见过工程师 。

吴 ： 我是当编译官 。 那个时候韩战刚刚打完 ， 美军就派顾问到台湾去 ， 需要

有人同时翻译英文和 中文 ， 找大学毕业生最容易 。 当时编译官要做两年 ， 是美军

付钱
，
钱是少尉薪水的 ８ 倍 ， 是美军付钱给台湾政府 。

林 ：但是你要知道这个 ８ 倍是什么意思 。 当时台币和美金的 比是 １ ：４０ 。 当时

少尉的薪水是 １００ 台币
一

个月 。 我当时在台大做助教 ， 薪水是 ５００ 台币
一

个月 ，

相当于 １２ ． ５ 美元 ， 不过那个时候还有米和油之类的 。 那个时候台湾非常穷 ， 他

的薪水是 ８００ 台币 ， 也就 ２０块美金 ， 也买不了什么 。 我们走了以后 ， 台湾才开

始经济起飞 。 蒋介石 １ ９４９ 年从大陆撤退到 台湾 ， 当时台北还有很多被美军轰炸

过的破房子 。

三 为了奖学金到俄亥俄州立大学念航空硕士

王 ： 后来怎 么 想到去美 国俄亥俄 州立大学 留 学 ？

林 ： 在台湾没有研究生院 。 我们 １ ９５ １ 年高中毕业 ，
１９５５ 年台大毕业 ，

１９５７

年到美国来 。 我们来美国后去了不同的学校 ， 因为是在不同的学校拿的奖学金 。

当时要到美国来念书 ， 只有靠奖学金 ， 当然是谁给钱就去那儿 。 我们
一

个同班同

学先去的俄亥俄州立大学 ， 她看到有
一

个专门给念航空的女生设立的奖学金 ，
纪

念美国第
一

个女飞行家阿梅莉亚 ■埃尔哈特 （
Ａｍｅ ｌ ｉａＥ ａｒｈａｒｔ ） 。 这个女飞行家是第

一个单独从美国飞到欧洲去的女性 ，
１９ ３８ 年她要驾驶飞机绕世界

一

周 ， 后来飞

机在太平洋失踪了 ，现在遗骸还不知道在哪里 。 当 时根据真人真事拍成过电影 《最

后的飞行 》 秘＜ ） 。 当时我申请俄亥俄州立大学 ， 就是以为这个学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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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给从事航空的女生的专 门奖学金 。 我就向俄亥俄州立大学申请阿梅莉亚 ？埃尔

哈特奖学金 ， 但因为当年我 申请的时候已经太晚了 ， 就没有拿到 。 不过学校给了

我学校的奖学金 ， 我就去那儿念书了 。

后来我才知道 ， 这个奖学金在哪个学校都可以 申请 ， 不是学校给的 。 但是第

二年我就申请到 了阿梅莉亚 ？埃尔哈特奖学金 。 后来才知道 ， 要 申请这个奖学金 ，

也不需要念航空 ， 但是要做和科学相关的研究 。 所以吴建民念航空 ， 是从
一

开始

就要念航空 ， 我则是为 了钱 。

王
：
后 来怎 么 又到 了 加州 理工 学院读航空 系 博士？

林 ： 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念了硕士 以后 ， 我发现 自 己其实对航空 比对机械更有

兴趣 。 因为航空跟科学更直接相关 ， 我更喜欢航空理论 。 当然机械往深里讲 ， 也

有理论 ， 但当时我们说的都是机械设计 、 画 图啊 。 在台湾念机械的时候不是很好

玩 。 两年后 ， 我们在同
一

年拿了硕士 ， 后来在俄亥俄州立大学所在地哥伦布市结

婚 。 从 １ ９５９ 年开始 ， 我们
一

起在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 （
ＧＡＬＣ ＩＴ

） 读博士 。

四 慕名加州理工

林 ： 这篇加州理工的校报上有
一

篇
—

讲今年加州 理工的杰 出校友奖 ， 上面

吴 ： 加州理工的杰 出校友还有钱学｜｜

森 、 冯元侦 ， 要获得这个荣誉很不容易 ，

从建校开始－共 ２〇〇 多人 。

张 ：
从建校 到现在 才 ２００ 多人 ， 的

确很难得 。；
Ｉ＆

林 ：
（指 荇 《杰 出 校 々 》 名 册上她＂

Ｉ
４孩 子齡副 。 麵 好般齡

ｖ ｓ

书的时候細 。
这料业典制跃 自

学生 照 的 ， 后来登在学校报纸上 。 拍

的时候我都不知道 。’＿ｗ
图３ ． １ ９６３ 年加 州理工博 士毕业典礼上林 颖珠和

王 ： 授予您 杰 出 校友奖 的 那个仪式 两个孩子在
一起 （ 来源 ：

Ｙ ｉｎ
ｇ

－Ｃｈｕ Ｌ ｉｎ Ｗｕ ． Ｊｕｎ ｅ

， ，＆ ，＆ 、 ｕ， １９６３ ． Ｐｈｏｔｏ ｂ
ｙＲｏｂｅｒｔＪｅ ｆｆｒｅ

ｙ
．ＰｈｏｔｏＩＤ２０ ． ７ ． １

－３ １ ．

我去 了 。 记待 您说您 流着 Ｃａ ｌ ｔｅ ｃｈ 的血 ， Ｃａ ｌ
ｔｅ ｃｈ Ａｒｃｈ ｉ ｖｅｓ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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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 时全场都喝彩 。 据说您拿 了 硕士 学位本来不想着去读博士 ， 有这种想法吗？

林 ：对 ， 因为我以为没有什么东西可念了 （笑 ） 。

一

开始我就知道 Ｃａ ｌｔｅｃｈ 很

有名 。 当时来 Ｃａｌｔｅｃｈ 主要是因为钱学森 ， 当时钱学森很有名 ， 中 国搞航空的人

都知道他 。 吴建民告诉我他要去加州理工 ， 我说那就
一起来吧 。 来了以后整个人

都变了 ， 学术气氛非常不
一样 。

吴 ：我当时 申请的时候以为钱学森还在加 州理工 ！ 可我不知道他 １９５５ 年就回

大陆了 。

王 ： 能介绍下您的博士导 师和 系里华人教授的情况 么 ？

林 ：莱斯特 ■ 李 （Ｌｅ ｓｔｅｒＬｅｅｓ ） 是我的主要导师 ， 还有他手下
一个年轻点的

日本人 ， 叫 ＴｏｓｈｉＫｕｂｏｔａ。 当时系里只有冯元枕
一个华人教授 ， 我们上过他的经

典力学 。 吴耀祖教授在另外
一个系 。

王 ： 您毕业那年 Ｃａ ｌｔｅｃｈ 只有 ５
、

６ 个女性读博士 ？

林 ：她们都是另外系的 。 我上学这几年我们系就我
一

个读博士的女生 。

来了
Ｃａｌｔｅｃｈ 以后 ， 没想到第一学期就怀孕了 。 当时真糟糕 ， 也不知道什么

事情 ， 当时以为是流感 ， 流感也要吐嘛。 我告诉我的导师我生病了 。 他说很多新

学生刚来的时候都有这个问题 ， 因为功课太重了 ， 我可能患上了神经性胃炎 。 后

来我就跑到学校医务室 ， 告诉医生我是神经性胃炎 。 后来胃药吃了半天 ，
也不好 ，

又再去看 。 医生说恐怕不是胃病啊 ， 也不是流感 ， 给你做个兔子试验 。 我再去看

的时候 ， 他就告诉我 ， 祝贺你 ， 你要做妈妈了 （大笑 ） 。 我说还有这种事？ 那个

时候我已经不吐啦 。 就这么糊里糊涂 ， 老大就生出来了 。 还好他来的时候是 ７ 月 ，

刚刚考完大考 。 结果没想到 ， 第二年老二就来了 。 所以两个孩子只差 １ ３ 个月 。

老二来的时候比较麻烦 ， 他 ９ 月 出生的 ， 可我 ９ 月底就开学了 ， 所以他才两个星

期大的时候 ， 我就要返校了 。

王 ：这里博士学位
一般是 ４ 年 ？

林 ：有的人更快 ， 但是很少 ，
至少工学院是这样 。 年轻人头脑很简单 ， 什么

东西都是 自 己打如意算盘 ， 结果有许多预想不到 的事情在等着。 我们虽然有奖学

金 ， 但这奖学金不是给养孩子用的 ， 不够用 。 我们当时计划考完大考后 ， 两个人

同时休学 ，
去做一年事再回来念书 。 于是我们就出去找工作 ， 有人通知他第二天

就可以去上班 。 但加州有个法律 ， 说孕妇在生产前后一定要有半年休息时间 。 有

公司告诉我老大 ６个月 大的时候再来 ， 结果 ６个月 的时候老二又来了 ， 我就没有

再回去应聘 。 我找不到工作 ， 就回去上课 。 结果吴建民去工作了两年 。

桢

zywang
Penci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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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 ： 后来我就比他早毕业了两年 。 他 １ ９６５年毕业 ， 我 １ ９６３ 年毕业 。

吴 ：所以我很佩服我的爱人 。 念博士 ， 尤其是在 Ｃａ ｌｔｅｃｈ 念博士是很困难的 ，

再加上念书的时候有了两个小孩就更难了 。 我们运气好 ， 小孩都是暑假来的 。 做

了两个小孩的妈妈后 ， 她一堂课都没有落下 ， 然后 ４ 年后跟她同班同学一起拿了

博士学位 。

张 ： 当 时那 些公 司不提供工作机会给你 ？

林 ：是的 。 这个法律针对所有人 ，
规定不能让孕产期女性大着肚子做比较重

的工作 。 那个时候苏联刚放 了人造卫星 Ｓｐｕ
ｔｎｉｋ上天 。 美国要拼命赶超 ， 那个时

候航空太空专业 ， 特别是 Ｃａｌｔｅｃｈ航空系 的 ， 太容易找工作了 。 后来我就比他早

毕业了两年 。 有个清况是 ，
我生完小孩之后 ， 就身体

一

直不好。 我以前身体一直

挺好的 ， 在中学和大学都是篮球校队 。 所以后来不知道有什么问题 ， 喘不过气来 ，

按说年轻人是不应该有这种问题的 。

一

去检査 ， 不得了 ， 我心脏里有个大洞 ！ 先

天性的 。

吴 ：那个洞是五毛钱硬 币这么大 。 我们每个人的心啊 ， 拳头大小 。 你看有那

么大的一个洞 ， 不得了啦 ！

林 ．

？
一査就查出我心脏里有个洞 。 那个时候刚出现心脏手术没多久 ， 这种病

只能动手术 ， 开刀把它缝起来 。 当时这种手术主要存在两个问题 ，

一

个是心脏在

跳动 的时候没有办法切开再缝起来  ＞
另外一个是在心脏手术时

，
不能再让血流进

心脏 ， 不然的话
一

开心脏所有的血就都喷出去了 〇 就要靠心肺机器 （
ｈｅａｒｔ
－

ｌｕｎｇ

ｍａｃｈｉｎｅ ） ， 把整个心脏的循环系统跟心肺机器结合起来 ， 给血液循环提供
一

个支

路
，
这样心脏才能够停下来 。 当时还在念书

，
没有办法做手术 ， 就只好赶紧把书

念完 ， 尽快找事情 。

王 ： 毕业 了 以后 在帕萨迪纳找到 了
一个公司 ？

林 ：对 ， 因为我要找
一

个公司能够提供医疗保险让我做手术治疗心脏病 。 而

且当年做心脏手术还需要 １ ３ 品脱的血液 。

吴 ： 当时需要的血太多了 ，
１ ３ 个品脱是

一

个人全身的血量 。

林 ：那时候很多同学 自发给我捐血 ，不过需要的血量太大 ，要找很多人捐才行 。

后来我航空系的导师知道了 ， 和系主任帮忙我联系 了加州理工的血库 。 美国的机

构一般都有 自 己的血库 ， 平常员工捐血 。 有员工要用 的时候 ， 就可以使用 。 我在

Ｃａ ｌｔ ｅｃｈ
—滴血都没有捐过 ， 我还 已经毕业了 ， 不再是在校生 ， 学校对我很有情

义了 。 所 以我说我欠加州理工的血 ， 是真血 （笑 ） 。 我感谢加州理工不仅给我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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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的教育 ， 还给了我血液 。

因为我在 Ｃａ ｌｔｅｃｈ 的时候有学生的保险 ， 我问 （保险公司 ） 我有学生保险的

话是否可以开刀 ？ 他们就去调查 ， 发现我在入学体检的时候发现心脏有杂音 ， 我

当时也不知道心脏杂音是个问题 ， 因此说我是在去学校之前就已经有这个清况了 ，

保险公司就说他们不管 。 医生当时也跟我说 ， 他们肯给我开刀不要钱 ， 但是医院

是要付费的 ， 我
一

定要给医院付钱 。 学生哪里有钱 ， 吃饭都困难。 所以我找工作

的时候就只 问
一

件事 ， 你让不让我开刀 ？ 让我开刀的话 ， 公司让我做什么都可以。

当时我面试了两个公司 ，

一

个是 ＴＲＷ
， 现在 已经不存在了 ， 变成波音 了 。

另外一个是麦道 ， 当时叫道格拉斯 。 那个时候吴建民还在念书 ， 两个孩子还小 ，

所以一定要在附近找工作 。

找了半天 ， 最后才在帕萨迪纳找到
一

个新成立的公司 ， 现在这个公司 已经不

存在了 ， 后来被 ＥＯ Ｓ （ Ｅｌｅｃ ｔｒｉｃａ ｌＯｐｔｉｃａ ｌＳｙｓｔ ｅｍ ） 买去了 。 当时这家公司正在找

人做磁流体发动机 （
Ｍａ

ｇｎｅ ｔｏｈｙｄ
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

ｐｒｏｐ
ｕｌｓ ｉｏｎ ） 。 他们当时找人也很困难 ，

我说你让我倣什么都没问题 ， 只要你们招收我就行 。 我跟我老板讲 ， 我说这个东

西完全不知道 ， 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做 。 他们说我反正是做理论的 ， 不懂没关系 ，

他们就把公式给我 ， 让我去解出来 。 工作机会不能放弃 ， 放弃了之后去哪里找
一

个可以给我开刀的公司 ！ 我就边千边学 。 我一边解公式 ，

一边就理解是怎么回事

了 。 后来我就在洛杉矶的
一

家叫 Ｓｔ．
Ｖｉｎｃｅｎｔ 的医院做了这个手术 。

没想到 以后我 自 己
一

辈子就研究磁流体方面的了 ， 不过不是搞发动机了 ， 而

是发电 。 我和中国的合作也都是磁流体方面 ， 主要是跟科学院电工所合作。 所以

有的时候命运也好 ， 机遇也好 ， 糊糊涂涂的 ， 完全不是我的选择 。

五 杰出 的磁流体发电专家和科研管理者

林 ：等到快毕业的时候就要找工作 。 吴建民因为在公司工作过 ， 他要去大学

教书 。 所以我们就去找教书的工作 。

王 ： 吴先生说有 ＭＩＴ 的录 用函 ？

林 ： 有 ， 没有去 。 因为没法让我们两个
一起去 。 那个时候美 国还比较落伍 ，

几乎所有学校都不雇佣夫妻 。 但我那个时候身体不行 ， 需要两个人在
一

起 ， 有人

照顾我 。 在大城市下了班开车 ， 对我来说很辛苦 。 到后来 ， 最大的 问题就是我心

脏的问题 。 当时身体还不是很好 ， 所以不能到科罗拉多大学等海拔高的地方 。 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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们当时知道田纳西大学要成立
一个航空太空研究所 ，

在特拉荷马 （
ＴＷｌａｈｏｍａ

） ，

是美国空军最大的实验基地 ， 就应聘过去了 。

吴 ： 当时特拉荷马只有 １ 万 ５ 千人 ， 但用 电相当于克利夫兰市那么多 ，
被称

为风洞城 。
？

王 ：就一个风 洞 ， 还是有很多风 洞 ？

林 ：很多
，
大的不得了 。 现在是 ２０００ 人 ， 人少多了 ， 美国也在裁人 。 当时大

概 ３０００ 人 。 田纳西是
一

个很奇怪的州 ， 风景很漂亮 。 那里有两个很重要的跟美

国核科技有关的基地 。

一个是橡树岭 ，
是搞原子能的 。 另外

一个就是风洞城特拉

荷马 。 不管是风洞 ， 还是原子能 ， 都需要两样东西 ，

一个是电 ’

一个是水 ， 用来

制冷 。 美国经济大恐慌的 时候 ， 他们就造了田纳西流域管理局 （
ＴＶＡ ） ， 那里有

很多河 、 湖和电 。 我们 １９６ ５ 年搬过去的时候 ， 在航空航天系做助理教授 。 当时

广告上说这里有全美国最便宜的 电。

王 ： 到 了 田 纳 西大学 空 间研究所之后 怎 么样呢？

林 ：那里对我们最重要的就是那里只有研究生院 ， 只教一门课就够了 ， 而一

般的学校都要教两 、
三门课 ， 很难再去做研究 。 我们很喜欢有时间做研究 。 到那

里之前不知道他们也有磁力发电机的研究 。 我刚到那里时 ， 他们刚好有一个磁流

体项 目 ， 经费很少 ， 没做起来 。 我之前做的是磁推进 ， 与他们做的磁发电不同 ，

二者就像马达和发电机的关系 。 我去了之后就把田纳西大学的磁流体发电搞起来

了 ，

一

下做了很多年 。 后来在这个领域与中科院电工所和苏联都有过合作 。

那个时候苏联和美国都想知道对方做什么 ， 了解到苏联磁流体发电规模做得

很大 ， 美国政府就出 了很多钱 ， 在我们学校盖了
一

个实验室研究磁流体发电 ， 我

是实验室负责人。 我那个磁流体发电研究组 （
ＭＨＤ

ｐ
ｏｗ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） 在 田纳西

大学是最大的 ， 实验室有 １００ 多人。

当时为 了登月 ， 空军也在做这方面的研究 。 空军的风洞要很高的马克数 ，

启动瞬间要用很多 电 。 那时 ＴＶＡ 的电很多 ， 是不用发愁的 。 但是空军做实验好

几个月只 用几分钟的 电 ， 短时间 内用 电强度又很大 ， 所以 ＴＶＡ不卖电给空军 。

空军就想用磁流体发电来提供 电源 ，
像个大火箭一样 ， 喷出来的气用 来发 电 。

但空军跟大学里不
一样 。 大学只能做小的 ， 做不了空军那么大 。 在美国 １９ ７０ 年

代停止登月 以后 ， 空军也很快就停止磁流体发电了 ， 因为太贵了 。 越战的时候

空军也研究过用磁流体发电 ， 把磁铁的体积变小 ， 放在飞机上做照明灯 ， 但 问

题是磁铁太重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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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来又试了用磁流体提供潜水艇的电力问题 。 海水那么重 ， 要让潜水艇在海

７Ｊ
Ｃ里运行很快 ， 需要多少能量 ？ 划不来 ， 不行 。 这个时候苏联在磁流体发电领域

做得最多了 ， 我想 中国大概是从苏联那里学来的 ’ 中科院电工所也很早就开始做

这个 ， 大概六十年代就开始了 。

王 ： 美国磁流体发电的工作 ，
和苏联有关 系吗 ？ 双方情况对比如何 ？

林 ：双方既有竞争 ， 又有合作 。 苏联的实验室比美国大多了 。 他们叫 Ｕ２ ５
。

Ｕ２５ 就是 ２５ 兆瓦 。 我们的规模
一个兆瓦都没有 ， 就几千瓦 。 我们当时希望是 ６０

千瓦 ， 结果实验
一

做出来就只有 ３０ 千瓦 ， 没有办法提高 。 因为那个等离子体是

２７００度 ， 什么东西都化了 。 除了磁铁太重了不能飞 ， 还有很多很多 的问题 。 我

那时候刚去 ， 还不是负责人 ， 我的责任就是找出 另外的 电能跑到哪去了？ 后来我

做了项 目主管 ， 拿到了很大的政府合同 ， 因为造了
一

个属于能源部的设施 。 这个

设施不是属于学校的 ，
上世纪八十年代我要经常跑华盛顿 。

我去过苏联好多次 ， 最后
一

次是 １９８ ３ 年开会去的 。 １９７９年冬天 ， 我派手下

人去苏联 ， 正在做实验 ， 因为苏联人侵阿富汗 ， 突然间所有美国人就撤回来了 。

里根上台后 ， 要把磁流体力学砍掉 ， 他的看法和前任卡特不一样 。

一个共和

党 ，

一

个民主党 。 关于民用的东西 ， 卡特要让政府帮忙 ， 里根则认为政府对民用

统统不要管 ， 政府要做国防 ， 能源是民间的 ， 要民间 自 己弄 。 我还到 国会作证反

对 。 其实能源部的钱没有减少 ， 而是增加了 ， 但钱被放到国防作核武器和核聚变

等研究 。

六 积极推进与大陆的磁流体力学合作

王 ： 您什 么 时候开始跟大陆学术界有 交往？

林 ：我 １９７０ 年第
一

次回大陆 ， 主要是给我母亲上坟。 我开刀阶段我母亲去世

的 ， 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回去 。
１９７９ 年中国第

一

次派磁流体力学 （
ＭＨＤ ） 这方面

的代表团到美国访问 ，
包括田纳西 。 当时代表团里有 中科院 电工所的杨昌琪 ， 他

后来成了电工所所长 。 当时中国科学家也在看世界各个方面的文献 ， 他们知道我 ，

但我不知道他们 ， 他们发表的东西我们也没见过 。 中国代表团访问 回国后 ， 电工

所就邀请我去访问 。 我后来去了 ， 还一并访问了南京工学院 （现在叫东南大学 ） ，

还有
一

个上海郊外也做磁流体发电的机械设备公司 。

王 ： 你 第
一次去 中 国 印 象如何？

台湾 

大陆

中国

zywang
Penci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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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 ： 当然跟美国 比很落后 。 我离开北京的时候是 ６岁 ， 已经对北京没有记忆了 ，

不过看到中国强大起来 ， 心里比什么都高兴 。 至少没有外国人啦 。 我当时在青岛

的时候 ， 先是 日本人统占 ， 后来 日本人走了 ， 美国人又来了 。 美国陆战队先登陆 ，

蒋介石的军队才从重庆跋涉过来。 当时人们对汪精卫的伪军没有任何尊敬 。

王 ： 再往后去过大陆吗 ？

林 ：那以后就跟中 国大陆有联络 。 我 １９７９ 年冬天去了电工所后 ， 第二年杨昌

琪就派了沙次文过来 。 他从国内拿来的钱太少了 ， 根本不够用 。 当时他想要来
一

年
，
我们的合同金额很大 ， 就给钱让他延长了

一年
，
也同意他把太太接来 。 他太

太是做图书馆工作的 ， 第二年她来了以后 ， 学了很多美国 图书馆管理的知识 ， 很

有用 。 电工所后来还来了好几个短期学习的 ， 南京工学院也来了人 。

后来我和能源部去了两次大陆 ， 都和磁流体力学有关 。 后来我就把杨昌琪他

们介绍给美国能源部 ， 后来美国能源部跟中国科学院签订了
一

个中美磁流体发电

合作的协议 ， 我们学校和电工所之间的交流就很频繁了 。 再后来我们在美国国家

科学基金会申请了
一个基金 ， 我们到他们那里做实验 ，

他们到我们这里参观 。 我

最后
一

次去是 １ ９９９ 年 。

七 ５５ 岁 自主创业开公司

王 ： 您决定提前退休跟里根政府这个政策变化有 关吗 ？

林 ： 从 １９ ８２年开始 ， 每年里根都把 ＭＨＤ 和其他民用技术预算变成零 ，
我

们就要到 国会去游说 ， 国会再把它放进来 。 戈尔 （Ａ １Ｇｏｒｅ ） 当时是我们议员 ，

我们就找他 。 这样就搞了好几年 。 能源部跟国会说我们做这项 目 已经好几年了 ，

总得做完 ， 怎么办？ 后来开了好几个公开听证会。 听证会结束后 ， 能源部给了

一个五年的合同进行
“

概念论证
”

， 要我们证明磁流体力学可以商业化 ， 可以长

期操作 。 做完了以后把所有的数据存起来 ，将来如果有人要造磁流体发电厂的话 ，

可以运用这些数据 。 不过 ， 那个时候研究磁流体发电的研究 已经不好玩了 ， 只

是收集数据 ， 我觉得没意思 。 而且 ， 我因为要负责整个实验室 ， 很早就不教书了 ，

也不做科研 ， 只做管理 ， 因为毕竟有那么多人要养活 ， 我要到处弄钱 ， 当然也

没有时间搞教学和带学生 。 如果我 留在 田纳西大学的话 ， 他们肯定还要找我傲

这个事 ， 没有变化。 美国退休是 ６５ 周 岁 。 到 我 ５５ 岁那年 ，
１ ９８７ 年时 ， 我就想

再过 １０ 年就退休了 。 我们住的那个城市很小 ， 吴建民想继续教书 ， 那我就在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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里 自 己开公司好了 。

王 ： Ｓ 时怎 么想到开公 司 了 ？

林 ：那个地方没有什么工厂 ， 只有
一

个很大的空军实验基地。 我做了教授以

后就不愿意替别人做事。 我只好 自 已开公司 。 但那时候对开公司完全不懂 （笑 ） 。

在学校开公司 ， 赚的钱都是学校的 ， 对我一点好处都没有 。 所以 １９ ８８ 年 ， 我等

到 ５５ 岁就办理了早退休手续出来开公司 。

可未来这 １０年里会发生什么 ，会赔会赚？ 公司会做得多大？ 我
一

点都不知道 。

当时我就想 ， 来到世界上
一

趟 ， 为什么不去尝试不同的东西？
一

开始都是在赔钱 ，

当 时很多好朋友都劝我 ， 太危险了 。 我做事是不回头的 ， 要做的话就
一

直往前走。

但我
一

开始就给 自 己设定了
一

个底限 ：假如不成功的话 ， 我不能把全家所有的退

休金都赔掉 。 年轻人可以赔光了重新再来 ， 我们老了没有办法再来 。 我就说 ， 我

自 己的退休金全都赔光了的话 ， 这个公司就停掉 ， 吴建民的退休金我不能动 。 当

然还有
一

部分社保的钱在政府那里 ， 我拿不出来 。 我当时就知道不能借很多钱 ，

我也不让人家投资 ， 因为我也不知道怎么才能赚钱 ， 把人家钱拿来赔了钱怎么向

人家交代 ？ 于是就全靠自 己 。 那时候员工少 ， 我不给 自 己发薪水 ， 就省了很多钱 。

王 ： 您 的公司主要做什 么 ？

林 ：开公司的时候 ， 我把人的品格和名誉放得最重要的地位。 所以我决定在

自 己公司做的事情要和在学校里完全不
一

样 ， 否则人家会认为我把跟学校合同里

的东西带出来了 。 我在大学里做能源 ， 出来以后做航空 。 我的公司叫 ＥＲＣ
， 当

时做的全部是航空 。 以前资金全部来 自能源部 ， 做了航空以后 ， 钱就从 ＮＡＳＡ
、

空军和陆军来 ， 因此绝对没有利益冲突 。

吴 ：绝对干干净净 。 我们做人 ， 人格最重要 ， 要正直 ， 其他都其次 。

王
： 您 的公司最早做的项 目 是理论的还是试验的 ？

林 ：我那个时候最有兴趣的是人工智能 。 我原来不是学这个的 ， 在加州理工

的论文也跟这个无关 。 很早以前我在田纳西大学空间研究所时 ， 他们已经有一个

部门在做磁流体力学 ， 但都在做实验 ， 却缺少理论家 。 我一到
，
他们很欢迎让我

加入 。 那些实验得 出的数据 ， 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 ， 我就通过理论研究给

出解释。 那时候一个实验傲完了 ， 用照相产生很多数据 ， 很难计算和处理 。 我就

告诉手下管电脑的人画曲线出来 。 但数据多得不得了 ， 我看不过来 ， 中间有什么

问题我也不知道 ’ 后来就想到让电脑进行数据处理 ， 也就是用人工智能来做这个

工作 。 我
一

开始并不懂这个玩意 ， 就从美国航空航天署下属的 Ａｍｅｓ 实验室申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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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
一

个合同 ， 做了
一

个专家系统 ， 属于小企业创新研究类 。

王 ： 您开公 司 第
一个合同是从ＮＡＳＡ 来的 ？

林 ：不是 ， 第一个是从原来学校来的 。 因为他们怕接替我的那个人有问题不

懂 ， 做不成 ， 要我帮他 ， 我说那可以 。 在学校旁边有
一

个研究园 ， 我的公司就在

那里 ， 然后就东跑西跑 。 美国政府鼓励创业 ， 有一种专门针对小公司的合同 ， 叫

小企业创新研究项 （ＴｈｅＳｍａｌｌ Ｂｕｓ ｉｎｅｓｓ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
Ｒｅｓ ｅａｒｃｈ ［

ＳＢＩＲ］ ） 。 它向全社会

招标
，
你有好的创意就可以投 ， 钱是政府的 ， 这是扶植中小企业的一个好办法 。

ＳＢＩＲ 帮了很多忙 。 因为我们这行的产品只能卖给政府 。 ＳＢＩＲ要求申请公司

必须少于 ５００人 ， 你把新想法 、 新创意提出来 ， 就可以申请 。 我所熟悉的能源部 、

空军 、 陆军和 ＮＡＳＡ 都有这种项 目 。

他告诉你 ， 你最大收益额度是多少 。 当然我们都不敢要最大额了 ，

一般比最

大限额低
一些 。 例如 １〇〇 块钱的契约里 ， 刨去人工等费用 ， 你的收益就是不超过

５ 块 。 如果你赔钱了 ， 就要 自 己承担 ，
这个叫做固定成本 （ｆｉｘｅｄｃｏ ｓｔ ） 。 如果你

自 己没法控制成本 ， 比如做研究 ， 你不 自 己承担亏损的话 ， 那种情况就叫成本加

成 （ ｃｏｓｔ ｐ ｌｕｓ ） ， 但这种情况很少 。 成本也是后来再加上去的 ， 因为收益和成本是

完全分开来的 ， 不随便乱用 ， 每
一

项的明细都要通通分开来 ， 政府会来查账 。

王 ：所 以 学校的合同做完 了 以后 ， 就是 ＳＢＩＲ
。

林 ： 刚开始就是 ＳＢＩＲ 。 后来我主要申请 ＮＡＳＡ 的项 目 ，
ＪＰＬ

（喷气推进实验室 ，

英文全称为 ＪｅｔＰｒｏｐｕ
ｌｓｉｏｎ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） 的也申请过 ， 做空气发动机 。 我讲的都是

８０年代到 ９０ 年代的情况 。 美国有一份专门关于这个 申请的报纸 ， 叫 Ｃｏｍｍ ｅｒｃｅ

Ａｆｅｗｙ
。 每个部门都会列出 自 己需要研究的项 目 。 ＳＢＩＲ 有三个阶段 ， 第一个是半

年 ５万美元 ，半年后把最终报告交上去之后 ，再 申请第二阶段 。 第二阶段是
一

年半 ，

５０万经费 。 中间有淘汰 。 到第三阶段的话
，
他们就希望你可以商业化了 ，

你做

出东西后可以找人来投资了 。 当然我们做的都是理论的 ， 人家投资的都是实际的

软件之类 。

一

开始我可以自 己做 。 我当时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从第
一

阶段到第二阶

段 ， 中间要间隔 ９个月 到 １ 年的时间 ， 我会养不起雇来的人 。 当时有几个部门在

第
一

阶段和第二阶段之间会很快稍微给一点钱 ， 不至于资助在中间突然停了 。

”后

来毕竟我年纪也大了 ，
身体也越来越不好

，
觉得这个项 目不适合我 。 于是就申请

合同 ， 直接替政府做事 ， 不是拿回家来做 ， 而是到政府那里替他们做事 。 因为政

府有很多实验室 ， 像 ＪＰＬ 与 ＮＡＳＡ 是合同关系 ， 不属于 Ｃａｌｔｅｃｈ 但由它替 ＮＡＳＡ

管理。 我们公司也是替政府做事 ， 政府想做什么 ， 我们就替它做 ， 给政府提供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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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 。 政府不能有太多人 ， 而且也不能裁人 ， 但私人公司裁员比较容易 。 后来我们

就转成政府的合同商 。 我们公司的楼看起来很大 ， 但在里面工作的都是财务 、 人

事人员 ， 真正工作的人员都在像 ＮＡＳＡ 机构里面 ， 但人还属于 ＥＲＣ 。

王 ：公司主要是在 田纳西做事 么 ？

林 ：现在已经拓展到六个州 ， 在公司宣传册上写着 。 现在公司已经有 ８００多

员工了 ， 包括在佛罗里达州火箭发射基地的人。 我们做的航空太空类的东西没办

法市场化 ， 不会做其他东西 。

张 ： 你们跟政府和 空军研究院如何合作？

林 ：空军也有两个关于发动机的研究院 ，

一个是做涡轮发动机方面的 ， 在俄

亥俄州 ；

一

个是做火箭的 ， 在加州 ， 叫 Ｅｄｗａｒｄ ｓ
Ａ ｉｒＦｏｒｃｅＢａｓｅ ， 我们有 ６ ０ 多个

人在那里 。 我们与 Ｅｄｗａｒｄ ｓ 空军基地的合同是 ９ 年
，
其他大概 ３

—

５年 。 ＮＡＳＡ

—般是 ５ 年 。

一个国家实验室就有几万人 ， 也不都是能源部的人 。 政府要做很多事情 ， 又

没有那么多员工 ， 他们就让公司来招标 ， 公司找人做事。 我们公司规模小 ，
当然

只能做小事情 。 我们替政府做事的话 ， 在国家实验室用的还是政府原来的人 ， 但

管理方变了 ， 我们 ＥＲＣ 派去的人做头 。 不光是公司 ， 有的学校也是靠合同 。 我

在 Ｃａｌｔｅｃｈ的导师做超声速流 ， 他的合同都是军方的 ， 但是他就告诉我 ， 中 国学

生是外国人 ， 都只能做助教 ， 改习题 ， 不能做助研 。 考卷是教授自 己改 。

王 ：所以这是美 国经 济里
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。

林 ：这里都是竞争 ，竞争才会发展。

一

垄断就坏了 。美国喷气推进实验室 （
ＪＰＬ

） ，

你也可以说它垄断 ， 因为别人都不会做 。 但是他们的成本也是要限制的 。 我们过

几年公司就会有
一个新的合同

，
这样公司 才会增长 ， 因为我们把别人打败了 。

张 ： 您年纪 大以后 公司如何运行？

林 ：做公司是很有意思的 。 后来我的身体越来越不好 ， 这个心脏伤疤使得我

心脏总是乱跳 ，
２０００ 年的时候轻度中风。 之前我就知道我 已经不行了 ， 就问我

三个孩子 ， 他们谁来替我 ？ 老二和老三就说 自 己没这个本事。 老大本科到博士都

在哈佛读生物 ， 当时在哈佛做研究 。 毕竟在中国人家庭长大 ， 还是受传统观念的

影响 。 老大说 ， 既然弟弟妹妹都不来 ， 如果他不来的话 ， 妈妈
一定会死在桌子上。

他知道我的脾气是从来不退后。 后来他到公司没多久我就辞职了 。 （指着心脏上

方的皮肤里凸出来
一

个圆形的轮廓 ） ， 这个就是心率调节器 ， 这里是 １ ９６４ 年补心

手术留下的伤疤 。 给心脏做分流旁路手术要把胸腔打开 。 后来年老的时候这个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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疤就给我捣乱 ， 心脏乱跳
，
变成中风 。 不过现在已经很好了 。 公司是我儿子在做 ，

运行得还不错 。

王 ：看不出 您们 已经 ８０ 岁 了 。

八 儒家文化和加州理工的诚信系统对做人的影响

王 ：您提到 的做人要正直 ， 这一点您从哪里受到 的影响最大 ？

林 ：我们从小学到儒家文化和孔子哲学的礼义廉耻 。 当时台湾街头到处都是

标语 ’ 写着忠孝仁爱 ， 礼义廉耻 。 那些路也取名叫做忠孝路 、 仁义路 、 和平路…

我家就住在台北信义路 。 当时不觉得 ， 天天都看到 。 后来还是有影响 。

王 ：加州理工对您有没有类似的影响 ？

林 ：加州理工讲究诚实 。 学校考卷发完后的 ５ 分钟之内 ， 学生有问题赶紧问 ，

否则教授是一定会出去的 。 学生考试的时候 ， 老师不能在屋子里 。 我们很多考试

都是把考卷带回家进行闭卷考试 。 如果老师不离开教室 ， 就是不信任学生 。 像加

州理工这样的
，
我在其它地方也没有看到过 。 因为加州理工学生很少 ， 每个人都

是很厉害的 。 我要问你答案的话 ， 你以后就看不起我了 。 谁也不肯做这个事 。 每

个都是各个学校里第一名进来的 ， 拉不下脸来 。

王 、 张 ：谢讲你们两 位接受我们 的访谈 ，
讲的非常有价值 ！




